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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 “碑文似赋”说补证

雷恩海，欧阳一锋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碑文于两晋之时多为叙述性，近于赋之铺陈，故易受赋影响，常主动借鉴赋之写法。两晋碑文沿袭
汉碑传统，在题材、句式、用韵上多与辞赋 “同体异用”，且常以赋家笔法叙述碑主家族功勋、描绘历史背
景、敷陈碑主德行事业，使得碑文辞采增华，赋化倾向更为明显。“碑文似赋”实与魏晋文学自觉相关，援赋
笔破体为文，虽使碑文一改汉魏体制，篇幅增长，但在整体上增强了其文学性、可读性和感染力，强化了其
文学张力，使得泛文学观念落到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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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似赋”说最早见于陆云 《与兄平原书》第二十七首，很有可能是陆云在读过其兄碑文后提出的批

评①，这与陆机 “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②的为文特点相符。现存署名陆机之碑仅

《周处碑》一篇，且真伪参半，难以用之讨论其碑文风格，然士衡处于 “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的太康文坛，

此现象应具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即便仅是其个人特色，也应会随陆机文坛地位的逐渐确立而影响两晋一

百五十余年的碑文创作。

碑文多以叙述为主，与赋之铺陈颇为接近③，因而易受赋之影响，常主动借鉴赋之写作方法，兼具汉代

重要碑文作家与东汉赋史重要作家双重身份的蔡邕，其碑文便已表现出 “似赋”的文体倾向。有汉以降，

碑文多宗中郎矩矱④，然又为时代文风所浸染，显示出更为强烈的赋化色彩。赋以极强的融衍⑤能力，在题

材渊源、章法用韵、铺陈特色等方面对两晋碑文多有影响，使得此期碑文 “其体式则无殊于两汉，盖惟辞采

增华，篇幅增长而已”⑥，而表情达意之能力亦异于两汉。然魏晋南北朝多次禁碑，相关传世文献并不丰

富，程章灿 《论 “碑文似赋”》在辨析此说渊源及其具体表现时，避开两晋碑文而多以汉碑、南朝碑与唐碑

为例，虽高屋建瓴，但缺憾实存。因此，两晋 “碑文似赋”尚有进一步研讨之必要。

清代严可均自各种历史文献中辑出两晋碑文三十余篇，但多为残缺不全或阙名难考者。唐代许敬宗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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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章灿：《论 “碑文似赋”》，《东方丛刊》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３３页。

碑文以叙述人物生平经历、功业德行为主，其篇章结构常以时间为经，以对事件功德的描写为纬，一经一纬，层次分

明，这恰与辞赋铺陈方式及其所呈现的篇章结构相似。关于 “赋之迹”中 “一经一纬”的铺陈方式及其所形成的篇章结构，笔

者撰有专文予以讨论，认为 “一经一纬”指辞赋井然有序的篇章结构，“经”指辞赋铺陈过程中所移换之镜头，既指镜头之间

并无逻辑关联的静态置换，亦指暗含时间递进的动态转变，“纬”则指对所移换之步景的棻铺藻饰，无论 “经”之动静如何，作

者皆对所移换之景物横加敷写，使得辞赋分层抒发，经纬交错。

“碑刻之文至伯喈别成规矩，遂为千秋效法。”见［清］李兆洛：《骈体文钞》，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８年，据世界书局旧

版本影印，第８页。

所谓 “融衍”，指赋的部分文本特征向其它文体融入渗透，又能在此基础上促使其它文体的风貌体制发生衍变。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著三种》，吉林：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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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编纂的诗文总集 《文馆词林》，至宋时已散佚殆尽，但在日本尚有多种残本传世，近代以后陆续传回国

内，今人罗国威、林家骊分别为之校证、校注①。其中录有三篇完整的东晋碑文：东晋孙绰 《江州都督庾冰

碑铭一首并序》、东晋张望 《江州都督庾翼碑铭一首并序》、东晋伏滔 《徐州都督王坦之碑铭一首并序》，

对研究东晋碑文的风格体制极为重要。１９３１年，河南偃师东大郊村北出土了 《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大

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颂意在赞扬大晋盛德，属于纪功碑一类。该碑刻于西晋咸宁四年（２７８年），

碑首、碑身以整石凿刻而成，载晋武帝司马炎及皇太子司马衷亲临太学辟雍视察之事，碑阴刻有官员及各

种人士四百余人姓名，于研究晋碑亦是不可多得之资料。兹以上述碑文为材料，再次审视两晋 “碑文似赋”

现象，以补证程氏之论，探讨援赋法入碑的破体意义，揭橥两晋碑文发展演变之态势及其在碑文史中的地

位。②

一、两晋碑赋 “同体异用”的题材表现

碑赋 “同体异用”，指碑赋这两种社会作用相异的文体，在题材、句式、用韵、辞藻和铺陈手法等方面

具有相近性。程章灿就碑赋题材多有重叠的现象进行分析，认为 “碑赋二体题材重叠之处最多的，还是山

川寺庙一类的题材。其中一个原因是：名山大川和著名寺庙往往富有历史文化内涵，其题中有足够的时空

内涵，适宜赋颂碑记之类的文体铺展发挥。”③ 此论虽勘破碑赋题材类同的客观原因，然其对两晋碑文在

题材上与赋的相通之处尚欠挖掘，１９３１年出土的 《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大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

（以下简称 《三临辟雍碑》）恰是两晋时期碑赋题材类同的最直接体现。

《白虎通·辟雍》：“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天也。雍

者，壅之以水，像教化流行也。辟之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雍之为言壅也，天下之仪则。故谓之辟雍也。”④

这种独特的建筑布局与深厚的礼乐文化内涵极利于赋颂碑记诸体以横向或纵向铺排之法敷衍为长篇巨制，

后汉李尤即作有 《辟雍赋》：

卓矣煌煌，永元之隆。含宏该要，周建大中。蓄纯和之优渥兮，化盛溢而兹丰。

太学既崇，三宫既章。灵台司天，群耀弥光。太室宗祀，布政国阳。辟芷岩岩，规圆矩方。阶序

牖闼，双观四张。流水汤汤，造舟为梁。神圣班德，由斯以匡。喜喜济济，春射秋乡。王公群后，卿士

具集。攒罗鳞次，差池杂遝。延忠信之纯一兮，列左右之貂珰。三后八蕃，师尹群卿。加休庆德，称

寿上觞。载甫垂毕，其仪跄跄。是以乾坤所周，八极所要，夷戎蛮羌，儋耳哀牢，重译响应，抱珍来

朝。南金大璐，玉象犀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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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唐］许敬宗编，林家骊、邓成

林校注：《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

笔者另有专文分别讨论夏侯湛 《张平子碑》、孙绰 《东晋孙绰江州都督庾冰碑铭一首并序》的赋化倾向，故于此不再赘

述。西晋夏侯湛因与张衡有相似之坎坷经历，故在出补南阳相途中，睹平子墓而兴感，援张衡为异代知己，在继承东汉崔瑗

《河间相张平子碑》的基础上，一改崔作辨裁之风，援赋家笔法撰 《张平子碑》，在感叹平子命运时，寄寓自身情怀，以赋家常

用的 “若夫”“向若”“于是”等连接词串连全篇，层次分明，极力敷写、赞扬张衡才学之高深，兼具其作品之艺术性与思想性，

并自述与纪行赋同一情致的作碑缘由。孙绰为东晋碑文创作之巨擘，南朝刘勰批评其作品常 “辞多枝杂”，实非虚言，结合

《文馆词林》所录孙绰 《江州都督庾冰碑铭一首并序》，可见孙绰在学术因缘、生平际遇、社会思潮等诸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

主动援赋法入碑，或掺入空论之语以衬托碑主形象，或棻铺藻饰某一事迹的前因后果，以彰显自身所具有的 “赋家之心”。二

人援赋入碑，破体为文，与魏晋文学自觉相关，是两晋 “碑文似赋”现象的典型表现。详参欧阳一锋：《赋对两晋书碑二体之

融衍述论》，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文学院，２０２３年。

程章灿：《论 “碑文似赋”》，《东方丛刊》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汉］班固撰集，［清］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２５９页。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第７４６页。



兴云动雷，飞屑风雨。①

万骑躨跜以攫拏。②

永元为东汉和帝年号，李尤于永元中召诣东观，拜为兰台令史，辟雍为天子兴教化之地，故赋中有以此年
号发端的称颂之语。赋以大段笔墨铺叙辟雍周遭环境和参与人士之盛，兮字句与四字句并用，且夸饰之意

明存。“兴云动雷，飞屑风雨”四字，乃严可均自 《文选·海赋》“崩云屑雨，浤浤汩汩”③李善注中辑出，木
华赋原句描写海波汹涌澎湃、惊天动地之景象，故可推测李尤笔下 “兴云”八字有很大可能亦是对水势之
描摹，而赋辟雍之时为何言此浩大景象，今则不可详考。“万骑躨跜以攫拏”句，亦是严氏自 《文选·鲁灵

光殿赋》“虬龙腾骧以蜿蟺，颔若动而躨跜”④ 李善注中辑出，王延寿该句是对殿内所雕镂之禽兽动态样貌
的描写，故可推测李尤此句也应是对辟雍内部雕饰的描摹。

继李尤之后，西晋王沈有 《辟雍颂》，傅玄有 《辟雍乡饮酒赋》。前者虽题为颂，但有很大可能与歌功
颂德一类赋作相似，今存词句极似序文，意在说明辟雍之制的兴衰始末与礼仪举措：“唐虞三代，咸崇辟
雍，养老之制也。亲降万乘之尊，而执子弟之礼。自春秋以来，礼乐昏废，惟东京之后，始创其义。明堂之

位，复陈于洛邑。”⑤ “天子亲整法驾，抚玉辂，幸于雍宫，亲拜三老五更，出于南门之外。”⑥ 今存傅玄
《辟雍乡饮酒赋》亦非完篇，然所存词句较王沈颂文略多：

时皇帝亲枉万乘之尊兮，以幸乎辟雍。卤簿齐列，百官正容。侍卫参差，阶戟百重。乃延卿士，

乃命王公。是日也，定小会之常仪兮，乡殊俗而见远邦。连三朝以考学兮，览先贤之黄同。揖让而升，

有主有宾，礼虽旧制，其教惟新。若其俎豆有数，威仪翼翼。宾主百拜，贵贱修敕。酒清而不饮，肴干
而不食。及至嘒嘒笙磬，喤喤钟鼓，琴瑟安歌，德音有叙，乐而不淫，好朴尚古。四坐先迷而后悟，然

后知礼教之弘普也。⑦

傅玄于此先言皇帝驾幸辟雍时百官侍卫整装以待之景，而后用 “是日也”“若其”“及至”等赋中常用的连接
词，分别引出对辟雍之礼的意图、制度、效果的敷写，经纬胪列，句式错杂，对偶稍工，音韵趋谐。至南朝，

徐陵 《皇太子临辟雍颂》、徐伯阳 《皇太子释奠颂》承流而起，与汉晋以辟雍为题材之赋颂异代同响，多于
文中敷写辟雍的历史地理，并极力铺陈帝王幸临辟雍的羽仪之壮、人员之盛、礼仪之美、效果之佳，歌功颂
德之意溢于言表。

《三临辟雍碑》无论是从题材、主旨还是行文笔法来看，皆与李尤、傅玄等人所作赋颂息息相通。其碑
首篆额格式极具文化内涵，两 “皇”字皆高出它文，是尊君之表现，与碑身正文中 “宣”“文”“圣”“皇”
“诏”等字同一体例，而 “盛德隆熙之颂”则明确交代出碑文主旨在于颂扬大晋之隆德。就内容而言，碑文
先简要叙述自黄唐迄秦汉兴废之历程，引出大晋值魏氏多难之秋而渐开龙德皇业之事，而后历数宣、文、

武三代帝王兴继绝世之功勋，且于晋文帝司马昭的丰功伟绩铺叙较多：

至于文皇帝，方寇负顾，犹未帅职，左提右挈，虔刘边陲，乃振威域外，荡定梁益。西戎既殄，遂
眷东顾，文告江裔，为百姓请命，南蛮顺轨，革面款附。九服混同，声教无贰。彭濮肃慎，织皮卞服之
夷；楛矢石弩，齿革大龟之献，莫不和会王庭，屈膝纳贽。戎夏既泰，九域无事，以儒术久替，古典未
隆，乃兴道教，以熙帝载。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鳞萃，远方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

至，万有余人。⑧

此段文字从武功、文治两个角度敷写文帝之德，先言司马昭西平蜀汉，东定孙吴之事，在叙述中着重交代
“犹未帅职”与 “文告江裔”，以突显文帝才能杰出、心系百姓之美好品质，又以对偶夸饰之语言其左提右
挈而声威远著，万国来朝之景象，而后转入对其文治的描写，亦以夸张之笔写其兴复儒术而光被四海，远
夷慕训之情形，为相如赋中 “四至”笔法之变体，字里行间充斥着对司马昭英明神武、顺天应民的称颂。

碑文在叙述于辟雍中多次举行的乡饮酒、乡射礼的场面与过程中，亦夹有对大晋隆德的颂扬：“罍樽列
于公堂，俎豆陈于庭阶”“抗大侯，设泮县，用肆夏，歌驺虞”“正法服，负黼衣，延王公卿士，博士、助教、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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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④［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５４７页，第５１４页。

⑧以下所引 《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大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之文，皆自碑文拓片整理而得。



治礼、掌故、弟子、门人，咸在列位，莫不被文相德，祗服宪度”，且连接词 “若夫”“故夫”“观今”、三字
句、“则”字句、排比句、长隔对等词句的运用，实与赋无异：

若夫耆老讴叹于邑里，士女忭舞于郊畛，歌咏升平之谣，咨嗟大同之庆，布濩流衍，充塞四嵎。飞
英声，腾茂实，足以盈天地而冒六合矣。
故夫洪烈之美，可述而不可及；规模之格，可衍而不可阶。是以髦士骏奔，华夏向臻，缉熙圣绪，

光融至化，仪形万国，作孚四方，盛德大业，于斯为美。
观今变通之符，典模之则，顺天承运，肇造区域，则虞夏之烈也；建皇极之中，恢配天之范，则羲

农之略也；韬威迈德，树之风声，则汤武之轨也；阐化本，垂道纲，则宣尼之教也。兼六代之美迹，苞
七圣之遐踪，魏魏荡荡，大晋是其也已！
当然，两晋碑赋题材多有重叠，并非仅此孤证。《太平御览·地部七》中载 “《阳城记》曰：九山在县南

三十五里。《水经注》云：‘相涧水，经九山东。’仲长子云：‘昔有上者身游九山之上，施心不拘之乡。’即此
山也。山阴有九山庙碑，晋永康二年立。文曰：‘九山府君者，太华元子之称也。’”①严可均辑出 《九山庙
碑》若干残句：

九显灵府君者，太华之元子阳九，列名号曰九山府君也。南据嵩岳，北带洛筮。晋元康二年九月
太岁在戍。
帝遣殿中中郎将、关内侯樊广缑氏令王与主簿傅演奉宣诏命，兴立庙殿焉。②

其 “南据嵩岳，北带洛筮”二句实为赋家铺排时常用的 “四至”笔法，据此可推测此碑文中应有一定的铺写
九山地理形势之笔，可惜文献不传，无法详探其主旨、笔法，而山川地理之赋代不乏作，如班固 《终南山
赋》、杜笃 《首阳山赋》、郭璞 《巫咸山赋》等，故由此残句来看，《九山庙碑》在一定程度上亦是晋代碑赋
二体题材重叠之例证。
两晋碑赋绍续晋前传统，题材多有重叠，山川寺庙一类尤甚，且因赋体文学兴盛与作家技法成熟较早

之缘故，碑文多借鉴赋之题材，赋之笔法亦随之入于碑中，而代表 “赋家之心”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歌功
颂德之胸襟主旨则是两晋碑赋 “同体异用”之关捩。③

二、辞赋章句与用韵对碑文之融衍

赋体文学经长时间的发展演变，至两晋之时，于句式结构、章法布局、声韵节奏等方面皆有一定成规，
两晋碑文于此方面常有 “似赋”之迹。④ 赋多用三字句以调节文章韵律，常使得节奏更为紧凑，语言短促有
力。两晋碑文多用此句式，如：

涉其风者，贪夫廉，懦夫立，虽夷惠之操，奋乎百世，曷以尚之？（西晋李兴 《晋故使持节侍中太
傅钜平成侯羊公碑》）⑤

六年正月，熹、溥等又奏行大射礼，乃抗大侯，设泮县，用肆夏，歌驺虞，邦君之制，于是而显。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宋］李昉编：《太平御览》卷四二，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２３０７页。

“赋家之心”出自 《西京杂记》“百日成赋”条，“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见［东

晋］葛洪：《西京杂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２页。笔者对 “赋心”之内涵撰有专文加以探讨，认为 “赋家之心”既

指赋之内容的丰富广博，即赋家的知识建构，亦指赋家主题选择与经营架构的思维活动，其所呈现出的则为外在可感可视的

赋之篇章建构。丰富的知识与谋篇布局实为体用关系，作者拥有丰富广博之知识，才能以灵心妙思作好篇章建构，达到出人

意表、动人心魄之效果。参见欧阳一锋：《赋对两晋书碑二体之融衍述论》，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文学院，２０２３年。

“赋之迹”亦出自 《西京杂记》“百日成赋”条，“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见

［东晋］葛洪 《西京杂记》，第１２页。笔者对 “赋迹”之内涵亦撰文予以探讨，认为 “赋迹”指辞赋应具有华美丰富的辞藻典

章、井然有序的篇章结构、和谐流畅的审美特质，为赋的外在形式及篇章结构之呈现，是赋之形文、声文之体现，更是 “赋心”

的外在表现，“赋迹”与 “赋心”二者表里相辅，共同造就了辞赋 “丽辞雅义，符采相胜”之体制。参见欧阳一锋：《赋对两晋书

碑二体之融衍述论》，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文学院，２０２３年。

［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１８６６－１８６７页。



其年十月，行乡饮酒礼，皇帝躬临幸之。正法服，负黼衣，延王公卿士……咸在列位，莫不被文相德，
祗服宪度。穆穆焉，济济焉，抢抢焉，礼行乐奏。（西晋 《三临辟雍碑》）
驱乌合，提偏师，径据旧都，推锋西进，抗封豕之冲，振熊罴之气。东夏克济，君有力焉。（东晋

孙绰 《江州都督庾冰碑铭》）①

于是乃厉义声，激群庶，树爪牙，连方镇。训卒补乘，阖境爰发。（东晋张望 《江州都督庾翼碑铭》

）②

其为政也，推至公，布诚心，明甄劝，振义风，奖引群才，虚矜日昃，约法崇信，练真荡伪。（东晋

伏滔 《徐州都督王坦之碑铭》）③

李兴以 “贪夫廉，懦夫立”衬托羊祜德操之高尚，与反问句式合用，情感表达更为强烈有力。《三临辟雍碑》
用三字句描述举止，形容气氛，使散体段落有较为集中的情感指向。孙绰、张望所作碑文中三字句的使用，
更近于班固 《西都赋》、扬雄 《长杨赋》等畋猎、讲武类大赋之笔，一气直下，极具声势力度。伏滔将三字
句与四字句合用，以叙述王坦之为政之术，疏宕错落，别有情致。

“若夫”“若乃”“是以”“于是”“故”等连接词的合理使用，使得长篇辞赋有较为明显的转折过渡之痕，
层次井然有序，文气流转不滞，而这种转折之法，于汉碑中并不多见，蔡邕碑作亦有 “若乃”“于时”“尔乃”
等连接词，如 《郭有道碑》，但终非多数。两晋碑文受时风浸染，踵事增华，篇幅趋长，故叙事欲达到条理
清晰、经纬分明之境界，势必借鉴赋中常用的连接词以贯通文意：

若夫
��
柔惠清顺，中和圣善，妇德既备，母道亦践，志厉冰玉，厥德靡显。（张林 《陈夫人碑》）④

若乃
��
嘉号推贤，博爱济众，邦党服其义，而缙绅慕其风。（潘岳 《荆州刺史东武戴侯杨使君碑》）⑤

是以
��
缙绅之士，鳞集仰化，云翔衡门，虽泮宫之咏鲁侯，菁莪之美育才，无以过也。（孙楚 《故太

傅羊祜碑》）⑥

是以
��
夷狄窘迫，罔知所安。（孙楚 《雁门太守牵招碑》）⑦

是以
��
舅姑嘉其淑婉，娣姒宗其德音。（阙名 《任城太守夫人孙氏碑》）⑧

是以
��
徽风载芳，清尘继轨。（张望 《江州都督庾翼碑铭》）

于是
��
怀亲忘禄，巾褐而归，龙盘家巷，放心啸咏。（同上）

于是
��
铨衡群僚，精简高美，以君懿亲之秀，遂应郄子之选。（同上）⑨

两晋碑文作者多于行文之时运用此类连接词，其中不乏潘岳等赋中圣手，亦有名不见经传，甚至阙名难考
者，赋之连接词于晋碑之融衍，不可谓不深。《晋右军将军郑烈碑》：“君应中和之醇灵，总文武之弘略，清
识妙于研机，聪睿赡于烛物，践逸轨之远迹，秉礭然之大节。故虽夙罹不造，而能全老成之德；居无枪石，

而能厉冰霜之絜。是以英材邈于群萃，至行侔于在昔。”⑩ “故”与 “是以”两个连接词的使用，使碑文层层
递进之因果关系更为明朗，因郑烈身兼醇灵弘略，体负清识聪睿，所以能于任何时候皆具常人少有的老成
之德与冰霜之洁，而怀具此老成、冰霜之品德，造成的直接的积极影响便是群贤毕至，英才荟萃。作者仅
用两个连接词便将十余个排偶骈俪之句串联得次序井然，与辞赋 “一经一纬”之分层抒发的篇章结构相吻
合，既铺叙周详，又逞才炫学，极见谋篇布局之灵心妙思。

除此之外，两晋碑文亦有用赋之 “四至”笔法以铺排成文者，如 《九山庙碑》以 “南据嵩岳，北带洛筮”�11

交代九山周遭的地理形势，《三临辟雍碑》以 “天下鳞萃，远方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突显大晋龙兴时
德化之广被。且不乏 “四至”之变体，即不明言东西南北四字，而是融地理方位于句意之中，如 《晋右军将

６８

①②③⑨［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１７６－１７７页，第１７８－

１８１页，第１８１－１８３页，第１７８－１８１页。

④⑤⑥⑦⑧⑩�11［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２０８６页，第１９９６页，第１８０４页，第１８０４页，第２３０４
页，第２３０５页，第２３０７页。



军郑烈碑》“玄泽洽于朔都，芳风勃而南翔”① 与 “流化河济，驰风区外，翰音振于天末，遗响畅于吴会”②，
言其德化如风水，似音响，南北具至，无处不在，铺陈效果实与赋家 “四至”异曲同工。此期碑文亦有用赋

之奇崛句式者，如 《太尉庾亮碑》以 “提契南翔，息肩灵越”③ 刻画庾亮出山前玄对山水，傲然独立的神超

形越之态，《太傅褚褒碑》以 “龙马河洛，电扫司豫”④ 形容褚褒志在芟夷凶类、拯拔晋民的英雄气概，想
象奇特，夸饰扬厉。

受辞赋渐趋骈化之影响，两晋碑文的骈俪化程度亦较汉碑大大加深，对偶工整之句层出不穷，如：

运国威于句陈，握皇枢于紫极。（李兴 《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羊公碑》）⑤

若乃嘉号推贤，博爱济众，邦党服其义，而缙绅慕其风。（潘岳 《荆州刺史东武戴侯杨使君碑》）⑥

凡厥缙绅之士，所以挹酌洪流、含咀英芳者，犹旱苗之仰膏雨，湛露之晞朝阳也。（潘岳 《司空密

陵侯郑袤碑》）⑦

履行则为模楷，吐言则成隐括。德实充于内，而光华发乎外也。（潘尼 《益州刺史杨恭侯碑》）⑧

通理远鉴之识，礼乐饰身之具，固以足之于天仞，冠之于缙绅。（孙绰 《颍州府君碑》）⑨

玄性合乎道旨，冲一体之自然。柔畅协乎春风，温而侔于冬日。信人伦之水镜，道德之标准也。

（孙绰 《丞相王导碑》）⑩

碑文以叙人为主，赋法之用亦在于敷写人物事业德行，故其对偶句的运用亦围绕人物功德展开，其优点在
于使碑文的艺术性明显加强，缩千里于尺幅，语言更具张力。但弊处则是大量骈俪之语的使用，尤其是诚
非佳构之碌碌庸词的堆积，常使人昏昏欲睡，碑文徒成炫博之工具，实用性大大降低。

除了此种普通的言对、事对之语，两晋碑文作家受赋影响，亦多用隔句对，如：

故虽夙罹不造，而能全老成之德；居无枪石，而能厉冰霜之絜。（阙名 《晋右军将军郑烈碑》）�11

君出则简练熊罴，职司是图；入则从容讽议，尽规帷幄。（潘尼 《益州刺史杨恭侯碑》）�12

久要心许之信，夷险不爽；正冠纳履之嫌，终始不蹈。（李阐 《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碑》）�13

含章内映，而不运皦察之明；玄识沈通，而不以浮藻曜物；穆然忘容，尘务不干其度；默尔独得，

肤受莫测其奥。（孙绰 《太傅褚褒碑》）�14

明鉴烛微，而不矜昭晰之容；高朗弘豁，而不浪放逸之迹。道味玄咏；则摈筌乎象系之津；坟研典
析，则慎徽于五教之域。……仪领峨然，若衡岱之标秀崿；神气充映，若清霞之烂朝阳。（张望 《江州

都督庾翼碑铭》）�15

悟怀所属，必即象以存其致；理思幽研，必自流以究其源。……弘长之润，彰于虚受之韵；存当之
心，坦于废己之诚。故能周应群方，而不渝其真；泯然莫逆，而贵贱有位。（伏滔 《徐州都督王坦之碑

铭》）�16

碑文中隔句对的使用，自西晋至东晋，愈用愈繁，愈演愈密，文体骈化趋势由此可见。而 《三临辟雍碑》中
“观今变通之符，典模之则，顺天承运，肇造区域，则虞夏之烈也；建皇极之中，恢配天之范，则羲农之略
也；韬威迈德，树之风声，则汤武之轨也；阐化本，垂道纲，则宣尼之教也”，长隔对的使用更体现出西晋
初年的碑文作家已对赋体文学的表现技巧多有吸纳，晋文偶语益增、繁文绮合、缛旨星稠而异于汉魏这一
特点的形成，碑文作家实有力焉。

碑文由序铭组合而成，铭辞用韵由来已久，两汉碑序亦有朗朗上口者，如蔡邕之作，词调变化较多，篇
篇可诵，音节和雅，非普通汉碑所能及。两晋碑文处清谈盛行、赋重用韵之际，其序文受辞赋影响，用韵更
为常见，如：

７８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２３０５页，第２３０５页，第１８１４页，第

１８１４页，第１８６６－１８６７页，第１９９６页，第１９９６页，第２００５页，第１８１４－１８１５页，第１８１３页，第２３０５页，第２００５页，第２２２５
页，第１８１４页。

�15�16［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第１７８－１８１页，第１８１－１８３页。



闚门者贵其凝歭，入室者议其通玄，摽形者得之廊庙，悟日者期诸濠川。（孙绰 《太尉庾亮碑》）①

　　王室之不坏，翳伯舅是赖。（同上）

公资清刚之正气，挺纯粹之茂质，深量体于自然，冲识足乎弱冠。（孙绰 《太傅褚褒碑 》）②

流化河济，驰风区外，翰音振于天末，遗响畅于吴会。遐迩肃齐，万里是赖。（阙名 《晋右军将军

郑烈碑》）③

夫人少膺灵粹，诞兹淑贞，聪哲明敏，温恭柔顺。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恭顺不惰其心，

明烈实备其体。若夫柔惠清顺，中和圣善，妇德既备，母道亦践，志厉冰玉，厥德靡显，靡靡其操，翼

翼其仁；明景内暎，朗节外新，芳徽风迈，淑慎其身。（张林 《陈夫人碑》）④

通聘燕凉，则二邦协连师之盟；鹰扬六境，则强侠弭逋纵之谋；蒐练示整，则五城缩安陆之戎；奇

师西探，则四壁退江阳之丑。（张望 《江州都督庾翼碑铭》）⑤

对偶与押韵相结合，或两句一韵，或四句一韵，一宫一商，朗朗上口，铿锵悦耳，使得碑文这一实用文体渐
染美文色彩，文学性大大增强，为南朝庾信、徐陵等人碑文之制 “圆转如弹丸”积累了经验，推动了碑
文体制的演变。

总之，流传至今且完整的两晋碑文虽屈指可数，但其在辞语声韵、篇章结构方面的赋化色彩仍有鲜明
体现：如用韵特征明显，且采用三字句以调节文章节奏，使其语言更为短促有力；以 “若夫”“若乃”等连接
词的串联丰富内容，使碑文层次井然，文气流转；用赋之 “四至”笔法铺排藻饰；以言对、事对等多种对偶
方式与隔句对结构的运用，加深碑文的骈俪化程度等。而这些 “迹”之表现既是 “碑文似赋”的有力证明，

亦彰显了两晋碑文作家所具有的 “赋家之心”。

三、累句一意以为铺陈

赋家铺陈敷写时常运用 “四至”法、“则”字句，以达到炫博争奇、劝百讽一之效果⑥，然以此数种方法
组合之文句多是并列关系，赋家铺陈之法尚有累句一意以彰显学识、全面敷写者：

至于赋家之文，往往累句一意，则亦同于一意数章。例如相如 《檄巴蜀文》曰：“夫边郡之士，闻
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惟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

此段皆盛陈汉兵卫国之勇，故词多重置。又如贾谊 《过秦论》曰：“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

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此段极形秦势之强，故语亦
不厌复。又有词虽屡更而意无二致者，义亦同此。例如班孟坚 《西都赋》曰：“神明郁其特起，遂偃蹇
而上跻。轶云雨于太半，虹霓回带于棼楣。虽轻迅与僄狡，犹愕眙而不能阶。攀井干而未半，目眗转
而意迷。舍櫺槛而却倚，若颠坠而复稽。魂怳怳以失度，巡回涂而下低。既惩惧于登望，降周流以彷
徨。步甬道以萦纡，又杳窱而不见阳。排飞闼而上出，若游目于天表，似无依而洋洋。”此段状建章之
高峻，以与前文写昭阳之富丽相映成文，虽遣词不同，而用意无别，不得病其冗复。盖词以发意为主，

意有未尽，则词不得休。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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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１８１４页，第１８１４页，第２３０５页，第２０８６页。

⑤［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第１７８－１８１页。

⑥欧阳一锋：《赋对两晋书碑二体之融衍述论》，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文学院，２０２３年。

⑦［梁］刘勰著，刘永济校释：《文心雕龙校释　附征引文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０８－１０９页。钱锺书

虽对此现象持批评反对态度，但其论却是对辞赋 “累句一意”手法之揭橥：“《过秦论》：‘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

意，并吞八荒之心。’按晋后人当曰：‘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意，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倘 ‘四海’、‘八荒’词不俪

妃，则句法无妨长短错落，今乃读之只觉横梗板障，拆散语言眷属，对偶偏枯杌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

‘并吞八荒’四者一意，任举其二，似已畅足，今乃堆叠成句，词肥义瘠，无异 《杨公笔录》所嘲诗句 ‘一个孤僧独自行’、《广

笑府》卷一所嘲诗句 ‘关门闭户掩柴扉’、或 《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三所嘲 ‘墨派’八股 ‘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

抱’；即对偶整齐，仍病合掌。在词赋中铺比如斯，亦属藻思窘俭所出下策。此论自是佳文，小眚不掩大好，谈者固毋庸代为

饰非文过也。”见钱锺书：《管锥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１４３２－１４３３页。



碑文经蔡邕之手，行文布局便多有成规，“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

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①先叙氏胄郡望，再述碑主德行事业，后言逝后人哀或
追赠之封，结尾则以刻石作铭收束全文，而两晋碑文 “以人为赋”时于此三处皆棻铺藻饰而异于汉碑，多以
累句同意或一意数章之法敷写文辞，此为表现语言文辞的繁化，与魏晋文学自觉相关，援赋法而来，旨在
详尽周切地予以铺叙，一方面为尽意，另一方面实为骋辞，彰显丰富的文学才能，使得碑文辞采增华，篇幅
加长，叙述详尽，艺术性较强。

（一）铺陈祖考及家族德业
刘师培将齐梁碑文与汉碑代表蔡碑相比较，总结出齐梁作家增繁文句之法：“试观蔡伯喈所作碑铭，凡

两句可包者，绝不衍为四句，使齐、梁人为之，即不能如此”②，“六朝人所作碑铭不过延长文辞，将孝友各

作一句”③，并删削增补王俭 《褚渊碑文》首段铺陈家族渊源之语，以明碑文演变之迹。兹迻录于下，并略
作说明，以为下文分析两晋碑文受赋融衍张本（引文凡字外加黑体括号者示其可删，外加圆括弧者示其宜
增）：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谓不朽。所以子产云亡，宣尼泣其遗爱；随武既没，赵文怀其
余风：于文简公见之矣。】公讳渊，字彦回，河南阳翟人也。（昔）微子（之后）以【至仁开基，宋段以功
高】（官）命氏，爰逮【两】汉（晋），儒雅继及。【魏晋以降，弈世重晖。】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当时，【行
比州壤。深识臧否，不以毁誉形言。】亮采王室，【每怀冲虚之道。可谓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自兹厥
后，无替前规。【建官惟贤，轩冤相袭。】公禀川岳之灵晖，含珪璋而挺曜。【和顺内凝，英华外发，】神
茂初学，业隆弱冠。【是以仁经义纬，敦穆于闺庭；金声玉振，寥亮于区宇。】孝敬淳【深，率由斯】至，
【尽欢朝夕，】人无间言。（至若和顺内凝，英华外发，）【逍遥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风仪与秋
月齐明，音徽与春云等润。韵宇弘深，喜愠莫见其际；心明通亮，】用言必犹于己，（喜愠莫见其际），

汪汪焉，洋洋焉，可谓澄之不清，挠之不浊（者矣）。④

考其删削之法，无非是将四句缩为二句，删去无关文意的敷写棻铺之词。汉晋可以并言，“爰逮汉晋，儒雅
继及”八字已能讲清先烈不绝于两朝，便无需分开叙述，作 “爰逮两汉，儒雅继及。魏晋以降，弈世重晖”

之语，“行比州壤。深识臧否，不以毁誉形言”与 “建官惟贤，轩冤相袭”，即是 “德合当时”与 “无替前规”

之意，无需变换辞藻，累句铺写。经此一番增削，原先涂饰满纸之文便浑似蔡邕 《郭有道碑文》首段：“先
生讳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实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国命氏，或
谓之郭，即其后也。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衷。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

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⑤，表象形容繁简适中，无冗余之弊。

两晋碑文常以三种笔法叙述先烈祖考、家族出身。第一种是追仿 《郭有道碑》等汉碑笔法，如刻于泰
始六年的 《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实曰□姬，其□与□同姓，别闾族，遂以为氏。父列卿光禄大夫建

德亭侯，以儒雅称，世济其休”⑥，以散体语句简言概括，不加雕琢，字无溢词。李兴 《晋故使持节侍中太
傅钜平成侯羊公碑》追述先祖言：“公讳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其先晋羊舌大夫之胄，当汉中兴，始

自南阳家于岱野，缨冕相继，九世于兹矣。显祖南阳太守，考上党太守，咸有能名”⑦，李阐 《右光禄大夫
西平靖侯颜府君碑》追述先祖言：“春秋以降，战国以前，贤智比肩，备于载策。昭穆次序，上至颜烛。汉
末丧乱，旧谱沦亡，自青州使君以上，不复详具。祖钦，给事贞侯，父默，汝阴太守，学素相承，有声邦党”
⑧，皆是如此。

第二种是用互见之法，不作过多叙述，仅于碑文中点明其氏族渊源可见于他处，如孙绰 《太宰郗鉴碑》

“公盖黄帝之苗裔，氏族所由，皆纪于祖御史大夫之碑矣”⑨ 与 《江州都督庾冰碑铭》“君讳冰，字季坚，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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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第９８页。

②③④刘师培：《中古文学论著三种》，第１１０页，第１６６页，第１６９页。

⑤［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２５０１页。

⑥⑦⑧⑨［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２３０４页，第１８６６页，第２２２５页，第１８１３页。



川鄢陵人也。氏胃之由，累叶之载，固己被于竹素，播其名迹矣”①。墓碑之文，意在刊石墓侧以彰功德，

择叙勋迹以求不朽，互见法的使用，是更为丰富的文学表现技巧进入碑文的体现，这表示出孙绰作碑之时
有较强的文学自觉意识，而该意识正是两晋齐梁碑文渐趋华藻棻铺的一大前提。

第三种笔法则是以骈偶夸饰之语，依次铺陈祖考功德，改变了碑文原有体制，极具 “破体”意义：

其先出自宗周，建国于郑，因胙命氏，君其后也。远祖以亢节著德，扬光汉氏之初；近叶以儒术博
古，显名中兴之后。还至曾祖先生皇祖徵君，蹈明哲之高尚，嘉肥遁而不闷。显考将作大匠，实有茂

德，载在国策。（西晋阙名 《晋右军将军郑烈碑》）②

其先帝鸿之苗，周大夫庾皮之裔。高祖征君，抗清云之皓志，考左将军，执懿德以熙绪。遐胄启

于玄圣，洪庆休乎百代。是以徽风载芳，清尘继轨。（张望 《江州都督庾翼碑铭》）③

远源氏族之始，帝王则天之盛，国史载之详矣。听鸣凤于伊洛，知隐沦之美；观玉帛于西山，仰丘
园之德。爱自高曾，逮乎烈祖，东海名德，远流继轨二代。考骠骑令公，清贞简正，名重一时，高镇风

流，宪清百辟。（伏滔 《徐州都督王坦之碑铭》）④

此三篇碑文涵盖两晋，均以大量的对偶句、隔句对横铺先祖功勋，与王俭碑文无异，常是累句一意以为铺
陈。如 《郑烈碑》言远祖功德时，分西汉与东汉加以铺写，其实 “远祖修德立业，彰名两汉”便能括尽，“蹈
明哲之高尚，嘉肥遁而不闷”两句，亦即 “高蹈不仕”四字之意。《庾翼碑》“高祖征君，抗清云之皓志；考
左将军，执懿德以熙绪”，删繁就简后无非是 “高祖及考，承德袭志”八字。伏滔虽先冠以互见之法，且有
“爱自高曾，逮乎烈祖，东海名德，远流继轨二代”似汉碑之笔，但 “听鸣凤”四句与 “清贞简正”四句，实
与张望碑文无异。

（二）铺陈碑主德行与官阶
汉碑于歌颂碑主德行事迹时不乏锤炼精工、音节和雅之句，如崔瑗 《河间相张平子碑》“数术穷天地，

制作侔造化”⑤，蔡邕 《郭有道碑文》“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⑥，“将蹈鸿涯之遐迹，绍巢许之绝

轨，翔区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⑦ 。两晋碑文承流继响，参以赋法，常累句一意，多作 “骈偶文字，通

体属对，甚至其人事实，亦从藻饰”⑧，此可分为虚颂德行、藻饰官阶两点进行讨论。

第一，虚颂德行，指在碑文中以大量的排比、对偶、夸饰等赋家笔法，形容碑主与生俱来的高尚品德，

纯为表象形容之语，无关事实政绩，且受玄学影响，多标自然、清明、和顺等品质。如孙楚 《雁门太守牵招

碑》“君体德允直，才量高洁。明鉴达于世变，弘毅足以致远。聿振鸿翼于衮尘之表，卓尔先觉于拟议之前”⑨，

潘尼 《益州刺史杨恭侯碑》“君□乾灵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禀天然不渝之操，体兰石芳坚之质。夫其器

膺弘济，智能周达。穷不怨否，显不矜泰。履行则为模楷，吐言则成隐括。德实充于内，而光华发乎外也”⑩，

对仗工整，杂有语典，间用比喻，但振翼尘表、觉于议前即是明鉴弘毅之意，兰石之质即不渝之操，“夫其”

至 “隐括”数句正是 “德实充于内，而光华发乎外”的具体表现，累句一意，皆是突出一 “德”字。太康四
年 （２８３年）所刻的 《晋右军将军郑烈碑》中 “君应中和之醇灵”至 “至行侔于在昔”一段，亦是如此，综合
使用排比、隔句对、连接词以形容郑烈茂德，受赋融衍极其明显。

更有以二百余字集中铺写碑主德行者，对偶、隔句对、连接词等辞赋特征层出其间，铺张扬厉，浑似骈
俪之大赋，如：

君吸乾刚之纯气，诞命时之伟姿，清粹闻于志学，英风畅于立德，孝友通乎神明，安怀著于耆龄。

宇量淹通，识具融达。明鉴烛微，而不矜昭晰之容；高朗弘豁，而不浪放逸之迹。道味玄咏，则摈筌乎
象系之津；坟研典析，则慎徽于五教之域。器掩物轨，度贯众艺。仪领峨然，若衡岱之标秀崿；神气充
映，若清霞之烂朝阳。蔚蔚焉，昂昂焉，实期运之挺根，而缙绅之领袖也。（张望 《江州都督庾翼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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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君承积善之纯祐，钟四叶之休度。膺皓粹以载德，资大和以陶量。淳基默植，邃度温润。枕藉道
业，不峻崇尚之轨；含明内映，不以前识先物。夫其孝友之性，天诚特受，道心玄默，领识淹深。悟怀
所属，必即象以存其致；理思幽研，必自流以究其源。加之以和中善诱，触类资通。弘长之润，彰于虚
受之韵；存当之心，坦于废己之诚。故能周应群方，而不渝其真；泯然莫逆，而贵贱有位。望形者仰听
而日亲，希风者睹契而弥敬。由是声重弱冠，风流推美。鸣鹄在阴，道契哲王。（伏滔 《徐州都督王坦

之碑铭》）②

姚振宗 《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九之五：“冯氏 《诗纪》曰：张望爵里无考，一作晋人，有 《蜡除诗》一首、
《贫士诗》一首（冯氏编入宋代之末，非也）。严氏 《全晋文编》曰：张望为征西将军，有集十二卷。《书钞》

有 《枕赋》，《类聚》有 《䴙鹈赋》，《御览》有 《蜘蛛赋》，凡三篇。”③张望作有 《枕赋》《䴙鹈赋》《蜘蛛赋》
，故能轻而易举地以排比、对偶、夸饰等赋家笔法铺写庾翼的德行事业，“道味玄咏”，即味道咏玄，“坟研
典析”即研坟析典，意在表明庾翼兼通儒道之学，乃玄风盛行时的杰出人物。其中的颠倒字序、故作新奇
之语更能体现此碑受赋融衍之痕。“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④此法由来已久，且多为赋家所用，以示为文技巧。如曹操 《祭桥玄文》把 “心想目存”颠倒为 “心存
目想”，西晋潘岳 《寡妇赋》同然一词，言 “心存兮目想”，刘宋以后，作者更加 “爱奇”，南朝萧统 《文选
序》称 “心游目想”，江淹 《恨赋》将 “孤臣坠涕，孽子危心”颠倒为 “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别赋》将
“心惊骨折”颠倒为 “心折骨惊”。东晋时人对潘岳诗文极为推崇：

近者夏侯湛、潘安仁并作 《补亡诗》——— 《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属，诸硕儒高才之赏文

者，咸以古诗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贤之所作也。（《抱朴子·钧世》）⑤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世说新语·文学》）⑥

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⑦

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縠。（李充 《翰林论》）⑧

岳夙以才颖发名，善属文，清绮绝世，蔡邕未能过也。（孙盛 《晋阳秋》）⑨

处此氛围中，赋家张望自然会研读学习潘岳作品，借鉴其赋作的修辞技巧。赋铸词奇崛之格，于张望诗中
亦有体现。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二言：“柳子厚诗云：‘海上尖山似剑鋩，秋来处处割愁肠。’东坡用之云：
‘割愁还有剑鋩山。’或谓可言 ‘割愁肠’，不可但言 ‘割肠’。亡兄仲高云：‘晋张望诗曰：愁来不可割’，

此割愁二字出处也。”⑩ 此 “割愁”之奇崛，亦为张望文学创作方面多受赋影响的一大旁证。
伏滔，《晋书》本传称之为 “清谈文章之士”，其文学才能深受时人赞叹，为桓温、孝武帝所重视，《晋书·

文苑传·伏滔传》言：“有才学，少知名。州举秀才，辟别驾，皆不就。大司马桓温引为参军，深加礼接，每
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温薨，征西将军桓豁引为参军，领华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专掌国史，领
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尝会于西堂，滔豫坐，还，下车先呼子系之谓曰：‘百人高会，天子先问伏滔在坐不，

此故未易得。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迁游击将军，著作如故。卒官。”�11伏滔作有 《望涛赋》《长笛赋》
《正淮论》等，今存虽非全篇，但凭残篇断句亦可见其较为高超的赋学造诣。如其 《望涛赋》状波涛之貌曰：
“若夫金祗理辔，素月告望，宏涛于是郁起，重流于是电骧。起沙渟而迅迈，触横门而克壮。灌江津而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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磕，鼓赤岸而激扬。郁律烟腾，隗兀连罡。重叠巘而天竦，洄湍澼而起涨”①，《长笛赋》言笛声之妙：“云
禽为之婉翼，泉鱏为之跃鳞。远可以通灵达微，近可以写情畅神。达足以协德宣猷，穷足以怡志保身。兼

四德而称隽，故名流而器珍”②，皆对偶工整，韵律和谐，辞藻纷华。“从温伐袁真，至寿阳，以淮南屡叛，

著论二篇，名曰 《正淮》”③，该论亦是受赋融衍之产物，偶对夸饰，典故纷繁，铺张扬厉，似贾谊 《过秦
论》，其赋学造诣之高由此亦可推知，故其碑文自能累句一意，骈体属对，棻铺藻饰。

第二，藻饰官阶，指在交代碑主仕宦经历时，先以简洁的散体语言点明履历，而于每一官职后均缀以
大量的骈俪之词，棻铺地理，夸饰政绩。孙德谦在分析庾信碑文时，言 “骈体之文，使无散行，则其气不能
疏逸，而叙事亦不清晰。故庾子山碑志诸文，述及行履，出之以散；每叙一事，多用单行，先将事略说明，

然后援引故实，作成骈语，以接其下”④，但子山仅为踵事增华而非首创者，两晋碑文实已有此格，如：

初上计掾，辟司隶车骑将军府，辅参宁朔将军军事，除魏令。其为政也
����

，仁以施化
����

，则灵恩衍于春
������

阳
�
；壮以发令
����

，则神威肃于秋霜
�������

。末俗变而归本
������

，伪萌反于忠良
������

。玄泽洽于朔都
������

，芳风勃而南翔
������

。（太

康四年 《晋右军将军郑烈碑》）⑤

于时当晋之盛，明扬英俊，乃引公为相国从事中郎，迁中领军。遇革命之期
�����

，任受禅之会
�����

，秉文经
���

武
�
，以集大晋之祚
������

。皇采增辉
����

，帝威远迈
����

，伟绝代之风
�����

，弘唐虞之绪
�����

。帝嘉厥庸，酬以大国。公乃逡巡
固让，裁居小邦。天子俞咨，仍复公中军将军散骑常侍，内厘王度，外绥区域，严恭寅畏

����
，帝命允饬
����

。

运国威于句陈
������

，握皇枢于紫极
������

，于时之盛，未有上公者也。（李兴 《晋故使持节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羊公

碑》）⑥

王敦阻兵玩权，志窥神器，乃转公左卫将军。要雄戟以扶华毂
�������

，勒武旅以翼豹尾
�������

。（孙绰 《太尉庾

亮碑》）⑦

始辟太尉掾，参军从事中郎。翻翮芳泽
����

，凤集台林
����

。雅杖希夷
����

，缉和鼎味
����

。洋洋然
���

，其犹波澜之
�����

涣长津也
����

。（张望 《江州都督庾翼碑铭》）⑧

诸如此类，皆以骈俪之词棻铺官阶、藻饰政绩，虽有繁缛冗余之弊，叙事性减弱，但增强了碑文的抒情色
彩，“气既舒缓，不伤平滞，而辞义亦复轩爽。偶意共逸韵俱发，丽句与实事并流，必使理圆事密，迭用奇

偶，清畅奕奕”⑨。

最后，尚需对张望、伏滔之生平，二人与庾翼、王坦之、桓温之关系略作解说，以明其人碑文累句一
意、棻铺藻饰之外在缘由。张望，生平事迹不见史传，生卒年亦不详，逯钦立言其曾为桓温征西参军。桓
温于永和二年（３４６年）以安西将军身份率众西伐，战胜叛军后，“温停蜀三旬，举贤旌善，伪尚书仆射王誓、

中书监王瑜、镇东将军邓定、散骑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并以为参军，百姓咸悦。军未旋而王誓、邓

定、隗文等反，温复讨平之。振旅还江陵，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封临贺郡公。”⑩ 张望很有可能于此年
随王誓等人同入桓温幕府为其参军。而永和元年（３４５年）庾翼刚刚去世，为之作碑正是其时。由此可推知
《江州都督庾翼碑铭》应是张望于永和二年 （３４６年）入桓温幕府后，为其征西参军时所作。桓温卒于宁康
元年（３７３年），其弟征西将军桓豁引伏滔为参军，而王坦之卒于宁康三年（３７５年），故可推测 《徐州都督王
坦之碑铭》应是伏滔作于宁康三年（３７５年）或次年任桓豁参军时。张望、伏滔、庾翼、王坦之皆与桓温有密
切关联。庾翼长桓温七岁，是东晋中期著名将领。《晋书·桓温传》：“温与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宁济之事。

翼尝荐温于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略，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托其弘济艰难之

勋。’翼卒，以温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11 庾翼对桓温有提
携举荐之恩，二人又皆有北伐之志，故时为桓温幕府文士的张望，以赋家之笔极力棻铺藻饰庾翼德行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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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乃理所当然之举。王坦之曾 “出为大司马桓温长史”，伏滔亦曾被 “大司马桓温引为参军”，二人同居桓
温幕府，应有一定交往。桓温与王坦之多有不合，曾 “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但
作碑之时桓温已卒，且桓王两家有联姻之谊：《世说新语·方正篇》载，桓女嫁坦之儿，坦之亦负盛名，“弱
冠与郗超俱有重名，时人为之语曰：盛德绝伦郗嘉宾，江东独步王文度”①，故伏滔作碑之时极力颂扬坦之
的德行事业，亦无须避讳。

余论

要之，欲正确理解 “碑文似赋”说，应置于两晋历史语境，摆脱后世文体衍化之后的影响，而探讨援赋
法而入碑的 “破体”情形。两晋碑文虽存世较少，且多非完篇，但以 《文馆词林》所录三篇完整碑文与出土
的 《三临辟雍碑》为基础，结合其余残篇逸句加以研读，便会发现两晋碑文实有较为明显的受赋融衍之痕
迹。山川寺庙以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独特的地理风貌，依旧是两晋碑赋 “同体异用”最常见的题材选择。
此期碑文无论写人还是写地，均多以三字句、隔句对、长隔对、连接词、四至法等 “赋之迹”歌颂碑主功勋
事业，描摹历史社会情景，音韵和谐，宫商交替，朗朗上口。在追溯姓氏源流、歌颂祖先功勋、叙述碑主生
平时，常一意而累句，极尽揄扬赞美之意，且多以散体叙事，骈语颂赞，丽句与事实并行，在周切铺叙以尽
意的同时，达到骋辞炫学之目的，充分彰显了碑文作家所具有的 “赋迹之心”———丰富广博的知识素养与
巧妙的谋篇布局之术。
这种延续碑文固有的社会作用，却改变其原有体制、追求艺术效果的 “破体”写法，实与魏晋文学自觉

相关。“文学自觉说，是不能仅仅以所谓纯文学的诗赋作为论析对象的。……文学自觉，指的是一种自觉之
创作意识与状态，无关乎纯文学、杂文学的观念。为艺术而艺术，仅仅指作家看重艺术，借艺术（文学）表
达自己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生体验。魏晋张扬文学的个人情性表现、审美追求，打破寓训勉于文学的樊
篱，也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学应该承载的社会责任。”② 两晋 “碑文似赋”既是对传统碑文体制内容之突破，
也是以赋法的生动性、多样性的抒写，扩大了两晋碑文的撰写方法与题材内容，从而使其时碑文内容更为
丰富，叙述多样生动，可读性与文学性得以增强，对后世碑文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ａｔ“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Ｌｉｋｅ　Ｆｕ”ｉｎ　Ｊ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ＬＥＩ　Ｅｎ－ｈａｉ，ＯＵＹＡＮＧ　Ｙｉ－ｆｅ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ｎｚｈｏｕ　７３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ｒｔａｃｔ：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ｅｒｅ　ｍｏｓｔｌｙ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ｓｏ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Ｆｕ，ｓｏ　ｔｈｅｙ　ｏｆｔｅｎ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Ｆｕ．Ｔｈ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
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ｎ　ｓｔｅｌｅｓ，ａｎｄ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ｗａｙ　ａｓ　Ｃｉ　Ｆｕ．
Ｔｈｅｙ　ｏｆｔｅｎ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ｌｅ　ｏｗｎｅｒ，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　ｅｎ－
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ｌｏｒｆｕｌ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ｌｉｋｅ
Ｆｕ”ｉ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ｅｉ　ａｎｄ　Ｊ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Ｆｕ－ａｉｄ　ｉｓ
ｂｒｏｋｅｎ　ｉｎｔｏ　ａ　ｔｅｘｔ，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Ｈ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ｉ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ｔｓ　ｌｅｎｇｔｈ，ｂ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ｉ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ｉｔ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ｒｅａ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ｉｔ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ａｌｌ　ｉｎ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Ｆｕ；Ｆｕ　Ｘｉｎ；Ｆｕ　Ｊｉ；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责任编辑　唐音］

３９

①

②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１９６４页。

雷恩海：《“自觉”是魏晋文学的特征》，《光明日报》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第１５版。


